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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江 县 作 协 赴 长 岭 镇 采 风 作 品 专 辑
远古驭兽而行，宋客泛舟以游，现

今行千万里，驾车可往。今有文友相
约，往长江北岸访黄家堰遗址。地属故
土，又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驱车可以
前往，我即乘兴而至。

——题记
在安徽省望江县长岭镇黄家堰村，

有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五六千
年来，新石器时期的石具、陶罐、玉器等
文物，寂静地沉睡在此，在地下不足两
米的泥土里，与先民共眠。

初闻黄家堰，我以为它是神秘沧桑
的黄土荒原。少年时我就听闻，黄家堰
在离家不远的南山后面。我知道南山，
从我在泊湖之滨的农村老宅，骑自行车
前往，要一小时左右。而我不知，到南
山后的黄家堰，又要多久。但村庄有传
言，十里八乡的许多富户，大抵是去过
一趟南山，回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突然
变得富有的。于是包含我在内的许多
农民，都笃信黄家堰至今还能挖到宝
藏。黄家堰，就是一个藏宝地。

了解黄家堰，方知晓五千年前此地
已有人类文明。1997年，黄家堰村兴修
水利，灌溉圩田，以期来年农田收成增
加。圩田位于长江北岸支流武昌湖流
域，河水冲刷形成的平原地带。开挖途
中，陶石器皿，玉制饰品，相继被发掘。
采挖深度仅两米左右，各类器具裹着黄
泥，难辨真伪，若砖厂模具一般被随意摆
放。村民不以为奇，拾掇回家，质地粗糙
简陋的石镰、石斧，竟沦为孩童玩物。长
岭镇文化站得知消息，深入调查以后，决
定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核实。就此，埋藏

地底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
发现。经省级文保专家验证，黄家堰遗
址的文化内涵与五十公里外“古南岳”天
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文化特征高度契
合。由此，黄家堰遗址被列入安徽省第
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黄家堰，
就是一个远古人类文明遗址。

走近黄家堰，要穿过名为寨山的丘
陵。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水系繁杂，
但质朴的村民们，给每一条水沟都会取
一个好听的名字。更别说难得的丘陵和
山岭。进入黄家堰要穿过一片山林，与
附近海拔不过百米的南山相比，这片山
林就好比山脚的一段坡道。而这高出黄
家堰不到十米的坡地，也被赋予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寨山。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一定拥有数千年岁月沉淀下来
的平静的心性。如那些被埋藏已久的新
石器时期遗址的文物一样，在泥土地中
享受着不受外界纷扰的恬静生活。

寨山前有界碑，安徽省人民政府立。
村民向导带我们进入山林。林中的石头
子小道被杂草铺满，犹如草石烧结的地
砖，砖与松软的黄土参半，软硬适中。与
我同行约二十人，穿行林间。冬阳微暖，
枯叶炸响，有人伸手足要与枝叶相触，有
人屏鼻息正听万年虫鸣。众人拨开生活
俗务如丝般的缠绕，漫步寨山，来此寻访。

是黄家堰的宝藏吸引了众人吗？
自 1998年，省政府将黄家堰文化遗址
列入文保单位名录后，失散民间的文物
已被悉数追回，贩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
子也受到审判。很显然，我们不可能被
黄家堰的文物宝藏吸引。

穿过寨山，黄家堰文化遗址也立有
巨型石碑。碑身高约3米，长2米有余，
厚30公分，正面眉书“安徽省文物保护
单位”，竖写“黄家堰文化遗址”，落款标
注有立碑时间“一九九八年五月四
日”。我随众抚摸石碑，进入遗址。

遗址位于圩田岸边的一条河道之
中。河道外有水塘，一位渔民在此搭有
铁棚，正躺坐着望水小憩，逍遥自得。
我定睛观察，恍惚间，冬日静水之滨，黄
土地下寂静休眠的远古祖先劳作栖息
的遗迹，都在他身侧朦胧浮现。

向导告诉我们：“自寨山入口，至圩
田对岸，都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区。”我
立于河中石桥上，不禁疑问：“那会不会
影响农民种粮？”

但看见一望无际的圩田耕犁平整，
近旁又有承包鱼塘的老农正在劳作，我
便知道，古老沉睡的文化遗址与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建设互不干扰，相处和谐。

走出寨山的路上，与我漫步交谈的
女子跟我说起，她幼时喜欢在这样的马

尾松林“寻宝”，在层层叠叠的落叶松针
下摸寻菠萝形状的松果，拼成动物和将
军的模型，却从未听闻，附近有这样一
处富有宝藏的遗址。我虽早有耳闻，却
也是初次探访。或许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在世世代代人与黄家堰的和
谐共处中，早已经形成了杜绝喧嚣、互
不干扰的生活习性。文物终有发掘见
天之日，蕴含在村民们骨血中的秉性，
却将随着血液奔流不息。

走出寨山，一位老妪拾禾而归。我
为避开她横架在电瓶车上的树枝，停靠
在路边等待。她不慌不忙，与坐在自家
门口晒太阳的同龄伙伴闲话家常。乡
音亲切，笑声爽朗，听起来惹人留恋。
我心情闲适，等待时回望寨山幽深的小
道，望见它连同道旁松树，树上方天空，
都在松针和松针的缝隙间被撕裂。仿
佛是身着兽皮装束的青壮首领，缝补渔
网时，翻转出来一条通向古今的变幻着
的时空通道。我是那个趁父亲在湖边
专注缝补时，拿起弓箭偷偷溜走，钻进
寨山树林间猎獾的孩童。恰好我拉满
弓，却被通道那头的强烈光线刺中，我
扭头躲避，慌乱地射出了手中的箭矢。

老妪离开，掉落一根羽箭长短的枯
枝。我捡起来，将它还与老妪。我知道
它的归宿，它将会在黄土砌筑的灶台
中，烧成碳棍。它燃烧的烟雾，会从烟
囱里升起，化作这土地上方的浮云。它
燃烧的火光，能将稻谷煮熟，在这片天
地间，飘散米饭的清香。它燃烧的灰
烬，最终会倾倒在圩田中，被雨水冲刷，
渗透进这土地，安然沉睡。

人间尚有黄家堰
●郑百顺

土永菊事

我生于菊月，所以对菊有一种天然
的偏爱，我称之为朴素的浪漫。我单位
的院子里，便有那样一片菊。每当秋风
起时，菊花开得肆意而盎然。那是许多
年前，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职工种下的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侍弄花草
的情景。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名字里带一个
“菊”字。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老师把
我们安排坐一起，成了同桌。两个女
孩，就这样走进了彼此的青春，直至工
作、成家，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每年菊
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会准时收到对方的
生日问候。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别号五柳先
生，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
菊定下了高洁的基调。宋代周敦颐在
《爱莲说》里提到“菊，花之隐逸者也。”
《红楼梦》里描写王熙凤的美貌，“俏丽若
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是说凤姐
既有妩媚鲜艳的形象，也有清高闲雅的
气质。而贾探春在汝窑花瓶里斜插几枝
菊花，暗喻其精神格局。菊花被文人墨
客、才子佳人供在案头，清冷而骄傲。

此刻，我心中所念的，却是土永村的
菊。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土永村。当车子
拐进“土永丰收广场”时，第一眼便被一
片浩瀚的金黄吸引，仿佛菊花的海洋，它
们热热闹闹、挤挤挨挨地开着，把生命铺
展在脚下的土地与初冬的暖风里。同行
者告诉我，“菊花是个好东西。晒干了，
泡水喝，清热，败火。”一种混合着泥土与
花朵的芬芳在菊田里弥漫开来。

菊，不再是书斋里的清供，而是走
进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百姓的生存之
本。它的价值，不仅仅是“闻其香，观其

色”，而更在于“尝其味，知其用”。它被
投入滚水，在杯中舒展、沉浮，将日月精
华、冰霜雨露，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染
黄一杯清水，滋润我们的喉咙，抚慰我
们的身心。

林黛玉写菊花诗，我最爱《菊问》中
这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
迟。”而土永村的菊，不再执著于“偕谁
隐”的孤傲，也不再困于“为底迟”的自
怜。它们从陶潜的诗中走出来，充满了
蓬勃的生命力与人间情味。

我拈起一朵烘干的土永金丝黄菊，
放进透明玻璃杯。沸水注入，那朵原本
蜷缩的菊，仿佛被唤醒，在水中缓缓舒
展、旋转，花瓣重新变得饱满莹润，竟似
在杯中再开了一次。喝一口，齿颊留
香，温润甘甜。

黄家堰遗址

我们走在通往遗址的山路上。简
易的砂石路面让脚底有些打滑。每走
一步，便发出“嗞嗞”的声响。虽说小雪
节气已过，但阳光温暖得让人微微出
汗。“十月还有个小阳春”，说的正是这
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枫树燃烧着最后
的红叶，像远古祭祀残留的火种。

我们驻足，望向那片无边的田野。
天空瓦蓝瓦蓝的，河水安静地流淌，两
岸杂树丛生。接近正午的阳光泼洒在
水面上，泛起刺眼的光芒。遗址已复
原，我们没能见到想象中的探方，当年
挖掘的痕迹也早已被庄稼覆盖。

时间可以抹平一切。若非文物保
护界桩的提醒，闯入者很难将眼前这片
庄稼地，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联系起来。冬季的田野，黄中还透着
一些绿意。在田野下方，五千年的光阴
正静静沉睡，在黑暗中等待。

看不见武昌湖，却能从风里辨认它
——只有大片水域才能带来的潮湿而
开阔的气息。恍惚间，泥土的腥气仿佛
变了，像是骤然回到五千年前。我好
像看见，先民沿湖而居。圆柱形草屋
散落在武昌湖周围，屋顶刚翻新过，青
草的香气在飘荡。他们在湖中捕鱼，
在水边种植稻禾，用陶罐储存采来的
莲子。湖水冲积成的土地格外肥沃，
长出的谷粒饱满，人们咀嚼着，清甜的
浆汁喂养着他们饥馑的肠胃。

时光如武昌湖的水，无声流淌。
历经五千多年，这片土地从湖岸化为
农田，又从农田聚为村落。一代代人
在这里耕作、生活。后来，此处修筑了
黄家堰，村落便以此得名；而那沉睡数
千年的先民故地，也因此被命名为“黄
家堰遗址”。

或许，武昌湖的芦苇曾将根须悄
悄伸向先民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它们
头顶如雪的芦花，就像先民以鸟羽为
饰。而这片土地始终沉睡，直到二十
世纪末的某个秋日，才重见天光。

1997年 10月到 12月，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组织首次发掘，共发现墓葬56
座、灰坑36个，出土文物近400件，其

中有以鹅卵石堆成飞鸟纹的朱砂陶器，
也有大量精美玉器——似乎在告诉我
们，这里曾是一个具备相当工艺水准的
新石器时代聚落。

“从来处来，往去处去。”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对根源的追寻从未停
止。而一切终将以某种方式完成循环，
回到开始的地方，重新出发。

一群乌鸦忽然集体腾空，盘旋不
去。风呼啦啦地吹着，与鸦鸣交织在一
起，仿佛吟唱某种古老的祷词。

返程的车缓缓启动，黄家堰在视野
中渐渐远去。但我知道，那里有一缕沉
寂了五千年的月光，将继续照亮所有逐
水而居的人们。

冬日采风散章
●欧阳玲燕

11月29日，望江县作家协会组织了
一场去往长岭镇土永村的专题采风活
动，在长岭豆丝与黄家堰遗址间，探寻
我们皖江大地的文明密码，感受这和美
乡村的蜕变新生。

上午九时许，参与人员陆续到达望
江东外环小区的集合点——冂吉草堂，
共同见证了“望江县作家协会创作基
地”揭牌仪式的举行。

随后，车队启程，向长岭镇土永村驶
去。车窗外一路上的景致，渐渐从望江
县城的轮廓中淡出，慢慢展现在眼前的
是大片的乡间田野，还有成片的柿子
树。一同前行的有二十余人，分乘五辆
车，将在这样开阔浪漫的景色里，开启一
段文明探寻之旅。久未见面的文友们，
笑语寒暄，车内洋溢着温暖而欢快的气
氛。

抵达的第一站是长岭镇土永村的
丰收广场。随后我们走进了新建成的
池州学院和美乡村长岭镇研究中心。

一位美女讲解员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
这片土地的人文脉络。在这里我们了
解到了，“该村于2024年入选安徽省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正通过党
建引领、产业升级、环境整治和文化赋
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宜居宜业
的美丽乡村典范。”

也了解到了有关长岭镇土永村的
好人好事迹。是馆内一位陪同的大姐，
给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甚是感动
于土永村人质朴的人性光辉。相信这
世上还是好人多。

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长岭镇土永
村拓豆丝的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长岭
镇更是连续两届在土永村丰收广场举办

拓豆丝比赛，参赛者们同台比拼古法拓
制技艺，更是推陈出新，研制出了很多新
口味，让传统非遗碰撞出时代新意。

据了解，当地还建起集生产、研学、
销售于一体的豆丝文化产业园，通过电
商平台将土永村豆丝销往全国，让这缕
百年飘香的皖江味道，从乡村庭院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

一口豆丝，藏着皖江百年烟火气。
选料、研磨、拓制、晾晒，坚守古法工艺，
留住最原生态最健康的滋味。这不仅仅
是一道美食，更是土永村人对土地的敬
畏，对生活的热爱，对乡愁的寄托……

稍作休整后，大部队开车前往黄家
堰遗址，阳光明媚，微风拂过脸颊，也拂

过长岭镇土永村的田野。在这片被时
光浸润的土地上，有枫树，有银杏树，还
有许多我不知名的树木丛生，黄家堰遗
址如一枚温润的玉珏，静静嵌在密林深
处的湖畔台地间，藏着长江下游先民最
朴素的文明印记。

幸而考古学家们发现并唤醒了这
文明的历史遗迹，单是站在遗址的田埂
上，目之所及皆是岁月的回响。

似水流年，时光飞逝，黄家堰遗址
在保护中静静伫立，土坡上的草木枯了
又荣，武昌湖的水波涨了又落，唯有遗
迹下的文明密码，在时光中静静流淌。
风掠过田野时，仿佛还能听见先民的低
语，听见陶器碰撞的轻响，听见玉器雕
琢的细语——那应该是文明的回响，是
我们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记忆与浪漫。

回望这一片土地，日新月异，飞速
发展，人类社会虽在不断地进步，但依
赖的根基一直存在，脚下厚重的土地会
一直承载着我们前进的动力！

长岭豆丝，黄家堰玉
●鄢钱芳

上午9点整，在周全先生冂吉草
堂私人艺术馆举行简短的“望江县作
家协会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此前县
收藏家协会、县书法家协会、县美术
家协会、县观赏石文化协会、县摄影
家协会等均在此挂牌，作为创作基
地，很有现实和教育意义。作家们先
后绕有兴致地观看了该馆馆藏雷池故
里特色瓷器、铜器、书画、奇石四大
类数千件物件，细细观摩，认真欣
賞，不断有赞美声相互间称奇，这一

件件精美物品、一份份陈旧书刊、一
座座各异雕像，既是那么熟悉又多显陌
生，其中有穿越远古的书画、铜器、瓷
器，琳琅满目，栩栩如生；还有近现代毛

主席像章、红宝书语录以及名人字画点
缀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峥荣岁月、战
天斗地的日子。件件物品都凝聚了周
先生对雷池文脉的执着守护，组组数

据更是体现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数十
载集大成者，是回馈社会、报答乡梓
的真诚实意。

据周全先生介绍，他自幼受雷池文
化薰陶和滋养，因而多有热爱本乡本土
历史文化的痕迹，由此一直迷恋和深耕
雷池文化渊源，进而成为一名雷池文化
收藏爱好者，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望江
雷池文化时时紧密绑定，既陶冶了情
操，又为雷池文化传承传播发扬广大。
他对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与认同，深刻

理解雷池文化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核，认
为传承雷池文化是作为雷池人重要的
责任和担当。

收藏是周全先生多年执着的追求
和梦想，二十余年间坚持初心，收藏各
类物件，过程中艰辛与快乐相伴着。为
延续雷池文脉，他历时数载筹备，于
2025年11月9日开馆并免费对外开放，
旨在让更多人了解望江历史和传承古
雷池文化。他的思路明晰：以艺术馆为
纽带，推动古雷池文化形态的传承，助

力雷池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据知，周全先生是位草根出生，一

直在外打拼，赚得第一桶金后，专注于
雷池古文化的收藏和传承，不仅在精力
精神上殚精竭虑，而且出巨资收集整理
古雷池有关的物品，有时达到了痴迷的
程度，并说服家人，腾空私宅空间，作为
展室，正是依靠这种孜孜不倦的执着和
追求，得到了组织的认可，社会的认同，
实现了早年的梦想。真可谓是可喜可
贺又可敬。

周全先生私人艺术馆
●姚云

一
初冬的风掠过武昌湖西畔
裹着湖水的清冷，漫过枯黄茅秆
平畴沃野间，黄家堰静卧如卷
没有人声鼎沸，也不见摩肩接踵
黄家堰的淡日轻轻覆盖土坑
像时光抚摸的旧书，等待造访者翻阅

指尖触到泥土里的陶片
粗糙纹路裹着五千年前的温软
手工捏制的弧度还在边缘蜿蜒
风掠过耳畔，似听见五千年前的江澜
暖意顺着指尖，无声漫入我的心湖
武昌湖的波，长江的浪，浸软了土地
浅黄耕土下，界碑默然
一镢头的惊动在1997年
掘出的何止陶石碎片
是江水封存五千年的人间炊烟

二
黄家堰的土坑迎着叶落金斑
五十六道轮廓，东北西南向的指针一般
定格着远古的晨昏，在泥土里沉睡
先民的郑重，凝在图腾与祭奠
头颅朝向江来的东北，朝向日出的方向
是生命与大自然的轮回

我曾看过望江县博物馆月牙形的玉璜
针鼻钻孔磨尽五千年岁月沧桑
砂为砺，水为媒，琢出精巧弧线

玉玦，扣住五千年前的月光一湾
温润映出人影，贴过墓主的额与胸间
不是寻常妆点，是身份的标记
忽然想起奶奶生前腕间的玉环
原来美的执念，从来一脉相传

站在黄家堰遗址中央，听风的呢喃
武昌湖的水汽，初冬的冷光浮散
遥想五千年前，先民逐水而安
石器垦荒、陶器盛饭、玉器祭天
居家日子，在长江北岸柔韧蔓延
黄家堰不是孤帆，与临近汪洋庙遗址相连
像望江大地的珠串，串起古雷池的前世今生

三
没有惊天的传奇，只有生存的智念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岁岁年年
离开黄家堰时，枫叶摇落土坡的尘烟
武昌湖的涟漪，载着阳光向着远方
先民早已化作这片土地的骨血
农人的耕犁划过田埂，是文明的续章
陶片偶然被拾起，仍是时光的笺札

黄家堰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
我触摸到的远古，真实而温暖
文明是刻在骨里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
五千年前的江风，吹过黄家堰的土坑
今日又轻拂过武昌湖的波澜
我们循着先人的足迹，站立在这片土地上
浓墨书写着这个时代的生活篇章

黄家堰：江水封存五千年的人间炊烟
●王双发

黄家堰
风轻日暖
一个叫黄家堰的地方
松针覆盖了鹅卵石的山间小路
鞋底和车轮敲响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石
路旁的银杏黄得一身贵气
走吧继续向前
传统色彩更新了肌理
已化作现代化村庄的优美画卷

戏台
乡村的戏台大抵都是冬天开始热闹
台上锣开响
台下人沸腾

油条摊子是必须有的
扎油条的定是香气淡淡的稻草
男扮女装的大母舅格外妖娆地一出场
总是能把台下的人笑出泪来

乡村的戏台大抵都是一样的
一到冬天就热闹起来
裹着辣椒酱的鲜豆丝
就一口草本清香的菊花茶
看台上戏剧演人生
品台下人生演戏剧
曲终人散还复来

长岭二章
●黄彩彤

遗址与人都无法定义
都要走进历史 包括我
成为土地
无声无息成为果实

黄家堰的草就是我们的祖先
随手摘下的那粒野桐子
就是你的那个邻居

那片与长江一起迁徙的水域

长成了桑林
空落落的部落
找不到祖先的痕迹

谈论更多的是玉的价值
土里的那片碎陶
说不定是酋长的夜壶

碎陶边上那些坟
是几世祖

黄家堰的野桐子
●张松生

一、石器
踩着泥泞
冬雨里我走向你。
新石器时代的凿石声召唤
朝圣的心情
石斧 石铲
曾亲见那含有金属成分的石头
那个穿木棍的浑圆的孔
你不曾腐朽
先民
你劳作的身影浮现
你劳作的声音回响
茹毛饮血 火种刀耕

五千年伟大的华夏文明
二、玉器

独立风中
你曾是长江的一部分
对岸分明有一个叫码头的地方
沧海桑田
你具体的坐落谁识
曾许是繁华的城市
那些琢玉的工匠
抑或那些买玉的商贩呢
先民
这里是部落首领
还是奴隶贵族的栖居

谒黄家堰遗址
●王中华

庐山高图 沈周（明）


